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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住冲动中的魔鬼！
但实际上控制冲动消费的最好方

式，就是要进行理财和消费规划。您要
把您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事情上，而且
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把这些钱专项搁放
在那，专款专用，不要去轻易挪用（在这
个意义上，找个当会计的老婆是有优势
的）。另外，您需要有固定的投资项目，
形成纪律性的约束，比如基金定投，甚至
买房和一些对开放期有限制的信托产
品。其次您还需要尽量减少您的信用卡
数量，并且将信用卡的使用频率减少到
一个相对的底线。最后，我觉得最关键
最基本的还是要释放您的压力，前面我
们提到的购物狂的三个级别，其实总体
来说都属于一种情绪情感压力。我们要
学会释放压力，在释放的过程中，要用各
种方式去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而不是通
过单一的方式——购物去刺激它。

针对对方集团军的“阴谋”，我们也
需要有一些防范措施。去超市的时候，
先列购物清单，免得心猿意马，该买的没
买，不该买的买了一堆；而且在超市要学
会低头，就是向货架的下面几层看，恐怕
才是您最需要的物美价廉的东东。而
且，通常大超市的自营商品性价比超高，
自营商品是指挂着大卖场的品牌，委托
厂商代制的商品，如洗手液、洗涤剂等家
庭清洁用品等，便宜是因为仗着自己的
底盘和渠道不用另付广告费了。

换季要购新装的时候，咱们先了解
一下当季流行资讯，再清理一下库存，盘
活存量，巧用增量，用典型新品和配饰解
决问题。我自己的体会说出来不知会不
会找骂，我觉得对于经常面对客户的职
场中人应尽可能地买品质好的衣服，当

然它们通常价格较高，可带来的感受会
完全不同。因为价高，您不会买很多；因
为感觉不同，您会慢慢地看不上其他的
衣服，选定适合自己的品牌，既容易形成
风格，也方便互相搭配，会让您每个时候
都漂亮。我们买衣服的时候，常听到的
说法就是“又不贵，拿回去随便穿”呗！
听听，拿回去，真跟不要钱似的！哪能随
便穿呢，女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整齐光
鲜，哪怕只是出去散步、倒垃圾，都应该
是美丽的。

原因很简单：谁知道您会不会碰到
意中人呢，您总不希望他对您的第一眼
印象是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吧？或者，碰
到您的旧爱，好像没了他您就自毁长城，
不管不顾了似的。我的一个做贸易的女
友告诉我，她的很多机会来自机场，是她
的着装让她如此让人信赖和与众不同。

我现在很少为买衣服去闲逛了，把
以前的大多数衣服送了人，衣柜也轻松
了不少，但却比以前穿得更适合自己。

其实消费规划在家庭理财规划中，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大家平时总是
能把赚钱等投资规划做得很好，但是却
不是很注意消费规划。然而对普通人来
说，日常消费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支出，是
必须要做规划的。很多人觉得财务有困
难，不是因为挣得少，而是因为花得多。
正是因为您花钱没有节制，才会觉得财
务出现问题。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
计不到才是穷”，您一定要把自己的消费
进行一番合理规划。

有时候冲动消费其实也不全是坏
事，它可能会激励您去更加努力地工作，
积极向上地多赚钱，这一点我们下面会
提到。我们不能说省钱省到抠门，降低

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有规划的、理性的消
费是需要提倡的。

消费也是投资！
如果通过消费能够刺激自己更努力

地工作、打拼，那么可以说这种消费是有积
极动力的，因为它会不断帮您推进您的“希
望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投资。

比如夫妻去一次夏威夷，能让二人
世界更加和谐甜蜜；买一件心仪已久的
靓衫，能让您在例会上作演示时更见自
信；上一个技能培训班，能让您在职场上
更加游刃有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您
说这是投资呢，还是消费？

在进行这种投资的朋友，他们其实
是在为自己成功的远大目标设置一个推
动力。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朋友或作为家
人需要给予理解，并且能够做一些适度
的鼓励。但也别弄得为了买一个单反相
机让家里连锅都揭不开，这就做得太过
了。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鼓
励这种出于兴趣爱好的消费。但是如果
说只是纯粹地通过购物让自己快乐，或
者是通过购物制造各种价值感、情感的
满足，那就不宜提倡。我们需要的是用
一些积极健康的方式，比如说多和朋友
交流、沟通，多运动等方式来释放在生
活、工作中所感受到的各种各样
的情绪情感压力、环境压力。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
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

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
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
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
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
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
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
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生活
喜剧 生财

之道

惊怵
悬疑

上世纪 60 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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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儿逃跑后又回来了
许大来说：“大人大量。

雷哥，你也不是斤斤计较的
那种人，是那女的不是东
西。破财免灾，算了吧。”老
范痛苦的不在钱上：“她怎么
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

“心如蛇蝎。女人心，海底
针，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凶残，
您当初就不该帮她。”“问题
是她咋的也是条性命啊！”
许大来气哼哼地：“她家亲
戚都发话管不了这事，您打
了120就仁至义尽了，就不
该插这手。不是你不把她当外人，是你把自己当外人了！”

老范醒悟：“我终于明白那句话了，我的优点是热情，缺点
是太热情。”许大来安慰他：“这叫大仁大义。”“可我那几千块钱
没了。啥时候能堵上这个窟窿啊？”老范开始考虑现实问题。

突然间，范春雷的眼睛直了，许大来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只见一位楚楚可怜面带泪痕的姑娘，娇柔婉转，让人无限心疼，
正是米粒儿。许大来一下子傻眼了，他的心被米粒儿瞬间秒杀。

米粒儿哭着说：“哥，我对不住你。我是想跑来着，一想
你给我垫上那么多钱，我什么时候能还上啊……”许大来一
赞：“诚实啊！”米粒儿继续说：“可我又不忍心，我又决定回来见
你了。”许大来二赞：“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范春雷带着米粒儿
站在周岚的办公室门外，米粒儿很紧张。周岚一见米粒儿就
非常满意：“哎哟，这女孩长得……眉清目秀，透着一股子江南
山水的秀气。”老范说：“是，米粒儿是南方人。你这有啥吃的没
有？孩子见你紧张，吓饿了。”周岚翻翻抽屉：“有点儿饼干。”
老范一点儿不见外，大大方方上前拿过来给米粒儿：“喜欢吃
啥样的自己挑，先垫垫。”周岚说：“我给你倒点儿水。”

老范自己找了瓶可乐，“噗”一下开了：“这不有现成的
吗？喝点儿可乐吧。你们接着聊。”倒把周岚整得跟来做客
似的。老范劝她放松：“你咋这么紧张呀……呼吸……深呼
吸……现在啥感觉？”“饿。”米粒儿说。可不，从中午到现
在，一直没吃饭呢。

老范有点儿不理解：“深呼吸是治紧张的，怎么还整饿
了呢？先见老板，待会儿我带你吃饭。”“老板能要我不？”

“这话说的，老板比我亲妹妹还亲呢。别担心，好好表现。”
老范给米粒儿打气。“哥，你对我太好了。”“还是那句话，我
不是对你好，我是指望你赶紧挣钱还我。”老范撇清自己。

“我没技术可我能吃苦，我都想好了，随便找份工作，把
大哥的钱还上，我再回老家。”许大来三赞：“有情有义啊，雷
哥。”老范扭身低声对许大来说：“心如蛇蝎不也是你说的
吗？”许大来一梗脖子，正义感洋溢：“米粒儿不是那种人！
看面相就能看出来。”

老范看了看米粒儿：“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有个
老乡，说能介绍我进歌厅当服务员，就是在包厢里给人点点
歌倒倒酒的那种。”许大来气急败坏：“不行，那地方绝对不
行，纸醉金迷、乌烟瘴气！”“米粒儿，你要真愿意吃苦，我这
里有工作。”老范诚恳地说。“真的？”“刷碗行不？”米粒儿笑
了，如风吹百合，许大来痴痴地看着，晕了。

周岚调整了一下，问米粒儿：“那个……你对哈尔滨熟
吗？”米粒儿紧张得颠三倒四：“我喜欢哈尔滨！我什么都愿
意做，我什么都会做。您让我做啥都行。”周岚笑了：“哥，你
想让这姑娘做什么呀？”“洗碗工，勤杂工，什么都行。”“你原
来没做过服务行业吧？”老范接茬儿说：“做过……呃，保姆
算吗？”周岚说：“我看还是多熟悉熟悉咱们餐饮业吧。哥，
你先带米粒儿熟悉一下环境，还是从基本工作做起，如果适
应咱们再调整岗位。”

周岚接着给米粒儿安排住宿，叫了个叫赵薇薇的领班
进来，让她领着米粒儿去集体宿舍，顺便办手续。米粒儿给
安排在后厨了。她还没上班，第一天来饭店，从里面一走
过，就把后厨的厨师们（全是男的）都给震了。

朝阳初升，薄雾渐渐淡去，老范家的小院从雾中一头扎
进阳光里，脱离了混沌，显得静谧安详。黄瓜架上的黄瓜一
条条青翠带刺，西红柿像小灯笼一样挂着，青红相间，分外
好看。小雷养的小兔子在窸窸窣窣地吃着菜叶，水龙头上
的水珠颤巍巍地，一滴一滴，缓缓落下……

又是一个早晨，又是清新的一天。早点摊前，老范标志
性的大红头盔搁在油渍麻花的钱柜子上，一根根金黄色的
油条在锅里欢快地滚动着，老范甩着膀子在锅边炸油条，那
架势，那造型，就一个字——酷！年轻的小摊主站在
边上瞪大眼睛，眼神跟看稀罕怪物一样。 18

我们进入了一个四方形的房间
“已经找到一个发报室了，也证实

了电报是从那台发报机里发出的，还要
找这里干吗？”我问。“一般情况下，总发
报室其实就是总司令部。”他道，“可能
和这个有关系。”说话间我已经挤进了那

个小窗内，里面
的电缆非常多，
不平均地分布在
狭长的空间内，
王四川在外面大
叫我们小心，别
触电了。

往里面爬了
五六米就到头了，
尽头是一面墙，墙
上有电缆孔，电
缆从孔里穿入，间
隙都被水泥封死
了。马在海拿起
自己的水壶开始

砸墙，很快墙竟然开裂了：“为了维修方
便，这种隔离墙一般都是白灰浇的，看着
很敦实，其实用指甲都能扒开。”

我们砸开了两道同样的隔离墙，最
后进入到了电缆通道的尽头。马在海
指了指身下的铁皮翻盖，抓住一边的电
缆，用力踹了几脚，铁盖就撞开了。翻下
去后下面一片漆黑，用手电一照，发现我
们是在某个房间的天花板内。这是一个
四方形的房间，第一眼先看到一排古旧的
巨大仪器，上面全是红红绿绿的指示灯和
一些电闸，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
铁板，上面贴着大坝剖面。下面的铁箱
上，比其他的铁箱多了很多按钮，像是一
只操控台。房间的中间部分，列着四张

长写字桌，上面整齐地摆着电话和一沓
沓文件，厚厚地覆盖着灰。

这里应该是大坝的控制室，即使不是，
也至少是控制室之一。意外的是，我们没
看到预想中的发报机，也没有发现这个房
间有通往别处的门，竟好像是密封的。

马在海用手电照着天花板看电线
的走向，最后指着地上的一块四个带着
手腕粗细插销的铁板，把它翻了起来。
下面出现了一道垂直的梯子。我心里
还惦记着其他事情，准备速战速决，于是
准备下去，一边的王四川拉住了我：“等等
等等，有情况。”“什么情况？”我问。他指着
对铁板上的大坝剖面图问道：“你看，这大
坝两个角上，那两道竖的指示灯，是不是代
表我们下来时的沉箱？”马在海点了点头：

“对，应该是。”“这么说，控制这沉箱的开
关，也应该在这里？”他道。我心里一个
激灵，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王四川用手电去照铁箱仪器上密密
麻麻的按钮，然后靠近那些按钮后朝我招
手，我凑过去一看，发现非常明显，这些按
钮上，灰尘被擦掉的痕迹非常明显和新
鲜，好像不久前有人使用过。“有意思。”王
四川道，“难道这儿真的还有日本人？”

我并不认为这是残留的日本兵干
的，因为这个地方到处是灰尘，只有这
块操作面板上的灰尘被擦掉了，显然不
是经常有人活动。但看上去，应该是有
一个人，在近段时间来到这里，然后按
下了按钮，操作了某些东西。王四川想
了想，觉得有道理：“那会是谁呢，难道
是上一批勘探队里那个我们还未找到
的女人？”“暂时只有假设是她。”我道，

“实在想不出别的可能性。”我继续分
析：她一定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到了

这里后，她知道铁板下的机器可以控制
沉箱，所以没有一台台找，而是扫掉灰
尘寻找哪个按钮用来启动和关闭——
这些细节告诉我们，她一定遵循了某种
指引，目的性很明确。

“看来，不管这人是谁，背景肯定有
点问题，说不定是日本人的特务。”我道，

“第一支勘探队的人员中有人被枪杀，可
能就是这个特务干的。他们勘探任务的
失败也可能是敌特破坏的原因。”

三个人都点头，王四川说这个女人
踪迹不明，如今被我们发现了她活动的
痕迹，说不定她就在附近，我们岂不是很
容易就碰到她？王四川说我们现在得加
倍小心。继续往下搜索，下面几乎是比上
面大两倍的一个房间，这应该是大坝的指
挥中心，墙上挂着巨幅的地下要塞平面
图，在其中一张靠墙的长桌上，王四川还
看到了一只麦克风。应该是广播台。

下来之后，我特意让他们不要走动，
果然就看到地上有凌乱的脚印，一直通向
两个方向，手电一照，一边是一道双开铁
门，一边是一道暗绿色的木门。我们走过
去打开木门，里面竟然是一间办公室，里
面满是灰，到处都是被翻动的痕迹，我们
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只好又回到外面
的指挥所，走向另一个方向的铁门。

推开双开铁门，外面是一道长长的
走廊。手电照去，脚印一路过来又回去，
显然这里有出口。不久后出现了几条岔
路，拿捏不准的我们只得一条一条走。第
一次的选择是错误的，尽头是一间配电
房，里面全是电闸，我们不敢乱动，退回来
到分岔路口走第二条走廊，很快就到了一
扇铁门前，同样是一道三防门，
厚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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